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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街巷，舞台的边界正变得模糊。劝业场前，黄

包车铃响起，陈白露走出，与金街的繁华擦肩；中国大戏院

侧门，虞姬的杏黄斗篷一闪，如意冠的穗子扫过现代街景；

泰安道的欧式廊柱下，弗拉明戈的踢踏声如急雨叩击百年

石板。这不是剧院的延伸，而是一场场精心设计的“出走”：

艺术主动弥合了与生活的距离。

传统的观演关系在这里被重构。没有帷幕与脚光，观

众近在咫尺，市声成为天然音效。演员王知羽必须应对一

切意外：走神的观众“车夫”、突然失灵的麦克风，都将她推

向即兴的真实。京剧演员邢译丹在街头化装勒头，将后台

的艰辛坦陈于人前。张艳的舞步直接敲击大地，每一响都

带着环境的反馈。表演从封闭的“完成品”转变为开放的、

与周遭共生的“进行时”。

更重要的是，这些演出都深深嵌入了天津的城市肌理。

艺术不再悬浮于生活之上，而是从城市的记忆、建筑与性格中

汲取养分，雅与俗的碰撞在此地转化为相得益彰的共生。

这更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对艺术家而言，街头是

淬炼场，也是能量源。观众即时的眼神、一位天津阿姨珍藏

的旧京胡、外卖小哥一句“真飒”的喝彩，给予了比掌声更珍

贵的回响。对市民而言，这是一次与文艺的“邂逅”，艺术以

谦逊之姿融入逛街、路过等日常场景，在好奇的驻足间播下

种子。专业与业余、经典与当下，在此达成了平等的对话与

共同的创造。

当舞台的帷幕悄然落下，艺术的芬芳却在市井间愈发

浓郁。它诉说着，天津的文化记忆从未沉睡，而是随着街巷

的脉搏鲜活跳动。在传统与革新的交响、本土与异域的对

话、专业与民间的共鸣中，这座城市从容舒展着她包容的襟

怀，绽放出绵延不绝的文化生命力。

沉浸式演出：一场艺术与生活的双向奔赴

下一秒，在街角遇见“行走的剧院”
■ 记者 万力闻 郭佳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演艺文化和建筑文化都是天津的闪亮名片。这里戏剧底蕴深厚，演艺人才辈出；这里建筑独具魅力，中西
合璧。

2025年，天津文旅创新性地融合演艺文化与建筑文化资源，推出“戏聚天津”和“邂逅天津”等文化品牌活
动，以沉浸式演出为特色，将整个城市变为开放的剧场，让戏剧走进街区、广场和历史建筑。

因为沉浸式演出，天津历史建筑“活”了，街头“火”了，城市文艺范更足了，城市魅力提升了。观众不再仅仅
是欣赏者，还成了参与者。演员们走下舞台、走上街头，也有了新的视角，新的体验，新的感悟，新的收获。
去年年末，记者走近三位参与沉浸式演出活动的演员，听她们诉说这不寻常的一年。

下午的和平路金街上，劝业场老楼的轮廓浸在阳光中。大铜
钱广场上，人群渐渐围拢。一辆黄包车停驻，身着旗袍、外披皮草
的女子翩然下车，目光扫过现代的店铺招牌，最终落向对面那座曾
叫“惠中饭店”的建筑。市井嘈杂仿佛骤然沉寂，上世纪30年代的
氛围感，透过她的眼神弥漫开来。

她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王知羽。这一刻，她是陈
白露，曹禺经典《日出》中那位矛盾交织的交际花。这场无围墙、免
门票的户外沉浸式演出，已在市中心上演数十场，成为流动的风
景。从艺术殿堂到喧嚣街角，一个年轻演员的梦想与一座城市的
文化脉动，在此同频共振。

● 选择天津与舞台的理由

1997年出生的王知羽是山西太原人，她喜欢天津的理由很简
单，这里容纳了她的生活与梦想。
“我在天津待着特别舒服！”这舒服，来自氛围，也来自人情。

在她看来，天津人骨子里透着幽默与仗义，那份质朴的热情，构成
了城市温暖的底色。

对于演戏，她和许多同学一样，怀有纯粹的执念，天津人民艺
术剧院是这些青年演员心中向往的艺术殿堂。于是，当那个关于
在大铜钱广场出演《日出》中陈白露的邀约电话打来时，“太好
了”——是王知羽当时唯一的感受。她不在乎演出是否是露天，是
否售票，她只知道自己太喜欢演戏，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像一颗
石子，投进了她平静而深沉的演艺梦中。

● 两日排练与意外“出圈”
时间紧迫得不容多想。从接到任务到首演，仅有两天排练时

间。“脑子里只想把台词背熟，调度走好，完成好任务。”王知羽回忆
说，经典角色、露天环境、未知的观众，所有压力汇聚成上台前手捧
水杯时的微颤。
然而，当真正走入那个由人群自然围合的“舞台”，紧张感迅速

被巨大的兴奋取代。观众近在咫尺，手机和无人机的镜头从四面
八方对准她，周遭喧嚣，街景依旧，与戏中时空交织在一起。

首次户外沉浸式演出，状况也层出不穷。拉黄包车的“车夫”
是观众，有时会不小心把她拉离既定路线；发到观众手中的互动台
词，可能无人回应；麦克风突然失灵，完全听不到搭档的声音……
“最考验演员的应变和适应能力”她总结道，必须熟记所有台词，必
须时刻沉浸在角色里，用陈白露的逻辑去应对一切意外，将干扰化
为戏的一部分。

她没想到会“出圈”。这场源于紧急任务的演出，因其独特的
形式，意外点燃了观众的热情，最终从一次尝试变为常态化演出。
站在当年故事发生地，身后是历史上的惠中饭店，穿行于今日的金
街，王知羽感到一种奇妙的穿越。“好像全景再现，把我们拉回那个
年代的天津。”

● 理解陈白露，一个绝望的好人
陈白露是复杂的。王知羽总结说，这个角色像一颗多面水晶，

每一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光，却又浑然一体。“她憎恶现实，又憧憬美
好；久经风尘，又存有纯真；玩世不恭，又满腔正义……一个绝望了
的好人。”早在上学时，王知羽曾在毕业大戏《日出》中扮演陈白露，
并为贴近角色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

金街现场只有20多分钟的演出，要立住这样一个层次丰富的
角色，是挑战。她细致揣摩陈白露对不同人物的态度差异：面对旧
爱方达生，流露出孩童般的简单开心；面对命运相似的“小东西”，
激发出发自肺腑的同情与保护欲；面对金主潘月亭或求婚者张乔
治，则戴上交际花应有的迎合面具。每一面都必须真实，共同勾勒
出那个时代夹缝中挣扎的女性灵魂。
“演戏没有尽头”，王知羽深知这一点。每次演出前，紧张感从

未因熟练而消失，但在演出时，她却将自己一次次彻底交付给陈白
露，用眼神、姿态与观众进行无声交流。
最令王知羽难忘的是，演出结束集体谢幕时，演员们要一起向

惠中饭店的方向行鞠躬礼——那是在向曹禺大师、向伟大的经典
作品致敬。
这份对艺术的敬畏，贯穿始终。

● 冷暖之间的戏剧能量

大铜钱的舞台，没有恒温空调，没有绝对安静。冬天，王知
羽穿着单薄旗袍，披着戏服的皮草，在寒风中表演，下台后“浑身
冷得打哆嗦”。夏天，下午两点的烈日直射大铜钱，“阳光足得眼
睛都睁不开”。但一上台，“就像打了一针肾上腺素”，寒冷与酷
热都被忘却。王知羽说。

是什么支撑着这种坚持？是观众！王知羽的眼中闪着光，讲
述那些温暖时刻：演出后收到观众的礼物、信件；有人告诉她，是因
为看了大铜钱的演出，才第一次接触并爱上话剧，开始走进天津人
艺的剧场；当她在二楼念出陈白露最后的独白，自己热泪盈眶时，
能看到台下观众同样湿润的眼眶。“没想到，原来小小的我还有这
么大的能量。”她说。

这种能量是双向的。露天演出打破了剧场的“第四堵墙”，观
众来自四面八方，有的为戏而来，有的只是路过驻足。掌声或许不
如剧场内专业，却更真实自然。天津大爷大妈会走上前，亲切地讲
述《日出》与这块土地的历史渊源。这让王知羽深刻感受到“天津
人骨子里是有艺术审美的”，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就鲜活地存在
于普通人的记忆与谈吐中。
“我想永远怀揣赤子之心，怀着满腔真诚站在舞台上演出。”王

知羽说，她与同伴们的信念是，要让经典文学场景从书本和历史中
走出来，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这里，是天津，一座能诞生《雷雨》
《日出》的戏剧之城，它的文艺传承，生生不息。

演出散场，人群散去。王知羽褪去陈白露的华服。明天，她可
能回到人艺的剧场，也可能再次步入大铜钱的“街心剧场”。对于
未来，她希望用真诚的表演演绎更多天津故事。
让这座城市的文化脉动，清晰可闻，澎湃有力。

金街的人流中，一抹杏黄斗篷突然闪现。邢译丹踩着
碎步走出中国大戏院的侧门，如意冠的珠子晃出细碎的
光。“劝君王饮酒听虞歌”，一句梅派青衣的唱段，瞬间将喧
闹的街头带入垓下的月夜。

这位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梅派青衣，最近因街头京剧
快闪成了“网红”。在天津的文化地标前，她扮演的虞姬从
戏台走进人潮，让这座“京剧大码头”的艺术基因，在街头巷
尾重新流动起来。

● 两三岁的泪，十一岁的功
邢译丹与京剧的缘分，是奶奶给的。
两三岁时，奶奶总把她抱在怀里走进戏院。大人们看

的是《搜孤救孤》的跌宕起伏，她却盯着台上的悲欢哭了。
“两个孩子被调换时，我眼泪就止不住。”大人们愣住了，没
人想到这么小的娃娃能看懂戏。

回家后，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成了她的“启蒙老师”。
11岁那年，种子发了芽。她从河北石家庄来到天津艺术职
业学院求学——五点半起床，六点跑步，六点半的早课雷打
不动。上午文化课，下午练把子、排剧目，晚上还要加腿课，
一天12节课不间断。压腿的疼痛、下腰后的眩晕、翻跟头磨
破的练功服，都是她的日常。

有好几次，她想放弃，看着身边同学们的咬牙坚持，看
着观摩时台上演员的光彩，又把念头咽了回去。

天津人的真诚与热情，也渐渐冲淡了异乡的孤单。同
学里有不少天津娃，听着听着，她也能接上几句“太哏儿了”
“干嘛呢”“耐人儿”，说话时带着淡淡的天津口音，而天津，
也渐渐成为她的半个故乡。

● 从聚光灯到人海里

这次快闪，是邢译丹第一次把“后台”搬到观众眼前。
演出就十分钟，却要转三次场：中国大戏院的阳台念

白，二楼小舞台唱《劝君王》，一楼梅兰芳先生像前演《夜
深沉》。从贴片子、梳头到穿戏服，每一步都暴露在观众

视线中。
一开始她有点社恐，但观众的热情，很快把这份陌生感

冲散了。
一天两场，连演八天。每次出场，楼下人山人海。第

一天演出结束，一位天津阿姨攥着一把旧京胡挤到前排
对她说：“姑娘，能和你合张影吗？这琴是我父亲的，他当
年就爱听梅派。”邢译丹赶紧点头。没想到第二天，阿姨
又来了，穿了一身新衣裳：“昨天衣服不配这琴，今天特意
换的。”

更让她动容的是年轻人的反应，有路过的学生停下脚
步，看到她的扮相发出尖叫：“哇，好漂亮！这就是京剧吗？”
有人看完演出没走，跟着去梅先生书房参观，追着她问“贴
片子疼不疼”“戏服有多少斤”……

她想起自己理解的虞姬——不是只会殉情的美人，而
是心里装着无数将士的命运，不愿拖累霸王的奇女子。“当
天有一瞬间我晃神了，我面对的是天津街头这么多的热情
笑脸，而这大概就是虞姬想要的和平吧。”邢译丹如是说。

● 戏码头的新节拍

邢译丹说，天津的京剧文化，藏在街头巷尾。
老一辈人听戏，能精准说出“哪段是梅派的圆融，哪句

是程派的幽咽”。年轻人路过快闪现场，会被水袖和唱腔吸
引，掏出手机记录，这座“京剧大码头”，从来没缺过懂戏、爱
戏的人。

她想起刚学戏时，老师说“梅先生活着，也会不断创
新”。现在她懂了，传承不仅要深度挖掘人物内涵和探索戏
剧形式的创新，还应该将戏曲带到观众身边，快闪这样的活
动给京剧搭了座“桥”，让那些觉得京剧离自己很远的年轻
人，走在街上能看到或听到，并喜欢上京剧。

如今邢译丹最想做的，就是把每一场戏演好，多年的努
力，若能多一人因她爱上京剧，便值得。

而此时，她笑着走进人流。她知道，天津的京剧故事，
还在继续。

午后的天津，泰安道的宁静被一阵清脆的弗拉明戈的舞
步声划破。
声音像雨点，密集、急促、有力，行人纷纷停下脚步，火红

的裙摆突然从人群中旋转开来，像一团腾起的火焰。
天津歌舞剧院的国家二级演员张艳和团队的舞者们，仰

着头，手腕翻转，鞋跟敲击着青石板路，发出铿锵的节奏。
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帷幕。只有迎面的风，百年的

老建筑和越聚越多的人群。
一群专业舞者与一条深藏文化底蕴的街道相遇，就这样

发生了。

● 放下“行云流水”，拿起“顿挫如金石”
张艳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跳了30多年的中国古典舞，

主演过七部大型舞剧，拿了九项国家级、省部级舞蹈大奖。
从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到中法建交60周年的法国舞台，她
早已见惯了聚光灯下的大场面。
但是，当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邂逅·天津”系列活动发出

邀请，请她参与弗拉明戈街头快闪时，她的第一反应却是疑惑。
“弗拉明戈？让跳古典舞的舞蹈演员去街头跳西班牙舞？”
这是一次彻底的“破界”。张艳没接触过西班牙舞蹈，活

动现场没有剧本，没有固定的观众，甚至没有平整的舞台。
但她还是接下了。
“第一次接触，我就知道，必须把过去的东西全放下。”张

艳描述说，古典舞讲究“行云流水”，弗拉明戈要求“顿挫如金
石”。她开始反复看视频，恶补资料，试着让自己靠近这种诞
生于吉普赛人迁徙途中、融合了悲怆与激情的艺术形式。

编舞老师为街头场景重新调整了动作，提出的要求是，
要让路过的人，在三秒内就被舞蹈“抓住”视线。
脚掌、脚跟、脚尖，每一个部位击打地面的力道和声音都不

同，而最难的是节奏。古典舞的韵律是绵长的曲线，弗拉明戈
的节奏是准确的几何切割。六拍、十二拍的节奏型，踩错一步，
味道全无，光是掌握复杂的节奏，大家就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

● 当西班牙烈焰遇上津门烟火

把西班牙的“国粹”弗拉明戈，搬到天津街头进行三百六
十度无死角的表演……
“能行吗？”
“当然能行！”

张艳和团队从可控的剧场到开放的街头，要打破的，不
仅是艺术形式的边界，更是心理的围墙。

泰安道片区，利顺德饭店、安里甘教堂、原英国领事
馆……老建筑静静矗立。灰砖拱廊与舞者火红的裙摆，西方
古典建筑的线条与西班牙舞蹈的形态，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
的对话。

泰安道的演出日，团队提前一小时到场，提前适应街头
环境。上午11点，音乐准时从便携音箱里流淌出来。

一瞬间，一切仿佛按下了暂停键。人群像铁屑遇见磁
石，从四面吸附过来，安静而迅速。

张艳深吸一口气，抬起了手臂。那一瞬间，她感觉能量
在聚集。“不是剧场里那种屏息凝神的期待，”她描述说，“是
一种好奇的、惊喜的、带着街头温度的悸动。你能接收到它，
并把它跳出来。”
也有人觉得“混搭”突兀。
“很多人只看到弗拉明戈表面的热情。”张艳认为，这种西

班牙舞蹈真正的内核，是一种直面生活的坦率，是苦涩与欢欣
交织的生命力。这一点，和天津人“嘛钱不钱的，乐和乐和得
了”的哲学，是相通的，都源自对生活本身的豁达与热爱。

● 街头的“留白”和“即兴”
“在剧场，想的是技术完美。在街头，学会了‘留白’和

‘即兴’。”张艳记得，更直接的反馈，来自街头——一个刚学
步的小女孩挣脱了母亲的怀抱，跟着舞者们一起转圈；围观
的人群安静地观赏，渐渐随着节奏一起欢快地打起拍子；还
有一个穿着外卖平台制服的小哥，一直把电瓶车停在路边看
完了15分钟的表演。临走，他兴奋地冲张艳喊了一句：“姐，
您跳得真飒！我一会儿送餐都有劲儿了！”
大家对于舞蹈的肯定与喜爱，比获得任何专业奖项都让

她感到温暖。
影响在肉眼可见地扩散。社交媒体上，市民上传的短视

频播放量不断攀升。
而对她而言，街头与舞台，不再是选择题。
“剧场给我专业的深度，是根。街头给我生命的广度，是

枝繁叶茂。”张艳说，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海纳百川的文化基
因，包容着也滋养着这一切，它可以让一个跳古典舞的人，在
异域的节奏里自由奔跑，并将这份从街头汲取的开阔与生命
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

金街邂逅《日出》：
当陈白露遇见天津

街头虞姬：天津京剧快闪的传承与温度

泰安道响起清脆舞步声

当舞台隐入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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